
传统、 家庭及社会视野中的 “断亲” 现象 笔　 谈

机制， 二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建立制度化的宗法秩序。 当下年轻人的所谓 “断亲”， 其实质是核心

家庭与部分旁系亲族关系的淡化， 并非指向核心家庭内部， 作为道德根据重要来源的 “自然亲爱”
的亲子情感本身并不在波及之列。 旁系亲属关系的淡化，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作为儒学观念制度

化产物的传统宗法制度的历史遗存所受到的现代冲击。 就后者而言， “断亲” 反映了五伦观念中朋友

一伦地位的崛起， 并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时代兄弟一伦的地位与作用， 呈现出 “兄弟友伦化”
的趋势。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看， “断亲” 现象并非意味着儒学价值的式微， 而在于提示儒学传统在现

代社会所面临的内在调适。
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是时代趋势， “断亲” 正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社会转型的一个必然过程。 这一过

程未必意味着儒学价值的衰微， 相反， 恰恰可以提示我们去思考： 儒学传统应当如何积极地进行内在

调适， 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 现代人应该如何从儒学传统中汲取资源， 应对现代性带来的个体疏

离、 原子化生存等种种伦理、 社会困境， 让现代人的生活世界能够更多地保有人伦温情？ 历史上儒学

曾多次应对时代变迁而调适自身， 今天也同样如此。 无论如何， 只要人依然留恋 “自然亲爱” 的血

脉亲情， 依然渴望温情善意的人伦与人际关系， 儒学的价值便始终有其内在的生命力。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理学政教意义问题研究” （编号： ２０ＺＸＣ００７） 的阶段

性成果。

从 “断亲” 现象看变动中的当代中国家庭伦理
赵刘洋

一、 中国家庭伦理正在走向 “个体化” 吗？

若从社会科学研究的严谨性而言， 所谓的年轻人不爱走亲戚的 “断亲” 现象， 似乎是一个难以

进行精确分析的对象。 这主要是因为， 是否 “断亲” 更多带有个人主观选择的成分。 正如涂尔干在

关于 “自杀” 的经典研究中， 他之所以运用大量统计数据来解释自杀， 主要首先试图说明， 纵然是

自杀现象这种带有明显主观抉择的个体行为， 其实亦可以作为社会事实进行分析。 但是， “断亲” 现

象属于正在变动中的社会现象， 更难进行大范围精确统计。 所以从目前相关讨论来看， “断亲” 一词

更多是表达人们对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的一种反应和焦虑： 长期作为中国社会和文化主导性价值的家庭

伦理， 是否逐渐趋于 “个体化”？
这里所谓的 “个体化” 其实并不是一个新概念， 这一概念所描述的中国家庭正在从集体伦理转

为更多强调个体权利和私人领域的趋向早就引起国际社会人类学学界的关注。 比如， 阎云翔受到贝克

夫妇 （Ｂｅｃｋ ＆ Ｂｅｃｋ－Ｇｅｒｎｓｈｅｉｍ） 的 “个体化” 理论的启发， 认为中国社会同样趋于 “个体化”， 中

国社会 “个体化”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个体的流动性不断增加， 个体从家庭、 团体和国家

的长期干预中解放出来； 其次， 个体关于自我的身份认同逐步增强； 最后， 个人与社会出现新型互动

关系， 同时中国社会道德困境日益凸显。 与此类似， 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戴慧思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Ｄａｖｉｓ） 以

中国婚姻领域的变化为例， 认为中国婚姻日益呈现 “私人领域化” 状态， 这种变化同样显示中国家

庭关系逐渐趋向 “个体化”。 在她看来， 中国婚姻 “私人领域化” 呈现诸多表现： 法律关于离婚的障

碍设置已降至最低， 婚前财产约定获得合法性， 夫妻共同财产主张已弱化， 婚前性关系以及婚外性关

系很少被惩罚， 婚姻趋于自愿订立的合同关系， 婚姻共同财产保护以及两性关系严密监控弱化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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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慧思而言， 国家逐渐从私人领域退出， 婚姻家庭成为私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婚姻家庭关系的 “去
体制化” 可被视为 “父权制” 文化的弱化， 中国家庭关系从集体伦理向私人领域的转变实质上扩展

了个体权利。① 上述这种认为中国家庭伦理趋于 “个体化” 的观点， 显示的是一种普遍化、 线性式的

现代化思路， 这种思路强调的是， 国家和团体干预的弱化带来中国家庭伦理的 “个体化”， 而这种转

变则意味着个体权利的进一步扩展。
从这种视角出发， 很容易由中国年轻人越来越不爱走亲戚进一步得出中国亲情伦理意识逐渐解体

的结论。 更有论者似乎隐含着将 “断亲” 视为一种社会问题的预设， 甚至由此而焦虑不安， 好像必

须找到根治 “断亲” 的方法才能重建中国家庭伦理。 在笔者看来， 这种焦虑大可不必。
尽管尚未看到扎实且全面的统计数据， 但从目前的相关研究和媒体讨论中仍然可以看到， “断

亲” 现象折射出的与其说是家庭伦理趋向 “个体化”， 倒不如说是核心家庭在中国人的情感中占据更

加重要的位置， 这种变化主要和社会秩序变动紧密相关。
首先， 大规模的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深刻挑战了传统的聚居式伦理社会。 对大多数年轻群体而

言， 平时和亲戚交往就很少， 感情意识自然淡薄， 既然平时走动就少， 又何必非在短暂假期通过所谓

的 “走亲访友” 建立关系呢？ 更何况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 曾经的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的伦

理社会早就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回忆和情怀。 如今， 天南海北、 各居一方的情形已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

活常态。 姑且不论所谓的 “断亲” 现象， 就是近年来决策层和学者们关注的留守孤寡老人和留守儿

童群体的心理和社会保障问题， 也已经深刻表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带来了中国社会诸多新的复杂

变化。
其次， 市场化的不断扩展同样深刻挑战了伦理社会中的亲情原则。 “走亲访友” 意味着亲友之间

是基于亲情伦理原则进行交往， 但是， 近年来姑且不论所谓亲友关系， 哪怕是父母或兄弟姐妹之间，
因为房产继承、 债务关系等 “对簿公堂” 甚至大打出手的案例和报道早就层出不穷。 所以， 对于一

些年轻群体而言， 既然矛盾都是在交往中产生的， 那么不惹麻烦的便捷之道或许就是减少交往， 尤其

避免发生金钱债务关系。
最后， “断亲” 不是意味着家庭伦理的解体， 恰恰相反， 它说明核心家庭在年轻群体的精神生活

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 对那些长年处于繁忙工作状态的 “年轻打工族” 而言， 和父母团聚本身就

意味着难得的放松， 短暂假期自然难以再去 “走亲访友”。 对一般人而言， 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亲

密关系显然不是一般亲族关系所能取代的。
所以， “断亲” 现象折射出的是当代中国新的家庭伦理关系正在生成， 而这种新的家庭关系既不

是家庭伦理的解体， 也不是简单的个体意识崛起， 而是家庭伦理和个体权利的复杂纠葛， 至于未来朝

向何方， 仍属未知。 由 “断亲” 现象可以看到， 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深入扩展， 深刻冲击着曾经的伦

理社会和集体伦理。 同时， 个体在这种变动中的社会秩序中， 无论在经济能力上还是情感上反倒更加

依赖核心家庭， 和父母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所以， 当代中国变动中的家庭伦理未尝不可视为另一种

形式的 “回到祖荫下”。

二、 个体与家庭的纠葛： 变动中的当代中国家庭伦理

在笔者看来， 当代中国变动中的家庭秩序的主要特征就是个人权利意识和家庭伦理之间的复杂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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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 “个体化” 思路的全面评析和讨论， 参见赵刘洋： 《中国婚姻 “私人领域化”？ ———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妇女离婚》， 《开
放时代》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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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对此，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２０１１ 年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

题的解释 （三）》 所引发的复杂影响。 这一解释规定，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 产

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 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 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

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 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 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

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一条解释在征求意见时争议最多。 因为从表面看来， 这意味着个人主义原则对家庭伦理的全面

挑战， 婚姻家庭的集体伦理正在被个人主义原则所代替。①

但是， 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思考， 正如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发言人的回应所指出的， 法律在血亲

和姻亲原则上选择血亲原则。 试想， 如果房产分割还像曾经的司法惯例那样， 即婚后房产夫妻双方共同

分割， 那么子女的短暂婚姻就会带走父母积攒大半辈子财产的一半， 这对于父母而言， 果真公正吗？
所以， 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正在形成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年轻群体实质上更加依赖原

来的家庭。 比如， 现在社会中一个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很难具有独自买房的财力， 若是婚前购房， 基

本都是父母出资。 这带来的影响就是， 子女与父母之间， 无论在财产关系还是情感关系上都要高于夫

妻关系， 考虑到婚姻预期比较低和保护父母的财产权利， 法律在保护姻亲和血亲原则上明确选择的是

后者。
至于这种新的家庭伦理和法律制度的变化又将对夫妻关系尤其是妇女权利产生何种深刻影响， 或

许又是一个复杂问题。 一方面， 女性在财产权方面的保障的确可能会变弱。 按照通常的惯例是婚前男

方买房但婚后双方按揭还贷， 或者该房产是婚前男方父母购买， 那么可能的情形是若干年后他们离

婚， 不管他们共同生活多少年， 也不管女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付出多少劳动， 离婚时房产判决很难会判

给妇女， 最多是以房产折价款的形式对妇女进行补偿。 另一方面， 当代中国家庭伦理和法律制度的变

化， 也可能会引发女性拥有独立房产的意识和比例进一步提高。 曾经婚房主要由男性购买， 而今正逐

渐转变为夫妻双方共同购买或者由女性独立购买。
总之， 当代中国变动中的家庭伦理和法律制度表面上看突出了夫妻个人主义原则， 但在社会影响

方面将进一步强化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家庭主义原则。

三、 中国传统道德理念的创造性转换

若从长时段视野来看， 中国家庭伦理中个体和家庭的复杂纠葛也正是近代中国秩序变迁的核心问

题： 个体权利如何处理与道德伦理的关系， 才能构筑一种理想秩序？
对中国传统道德理念的现代命运的分析， 往往从既定理念出发， 要么基于现代主义理念将道德伦

理和个人权利对立， 要么希望将道德伦理构建为超越现实世界的道德形而上学， 两种理念尽管存在诸

多对立， 但具有相同预设： 两者皆认为这套源自传统的道德理念和现代世界并不相符。 然而回到实践

就会发现， 中国社会道德理念从未解体， 它在变动的现代世界中不断进行创造性转换。
对此， 著名历史学家黄宗智曾以总体性 “正义体系” 概念概括具有深厚历史延续性的中国制度

类型， 这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带来一种新的重要视角。 这种启发在于， 应该认识到中国 “正义体系”
本身即是道德和实用紧密抱合的矛盾体： 一方面， 源自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构筑并指引一个理想世

界； 另一方面， 这种道德理念本身要适应现实复杂环境。 这种既矛盾又紧密统一的体系所展示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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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晓力： 《中国家庭资本主义化的号角》， 《文化纵横》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强世功： 《司法能动下的中国家庭———从最高法院关于

〈婚姻法〉 的司法解释谈起》， 《文化纵横》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方式被黄宗智概括为 “实用道德主义”。① 而这套紧密连接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 “正义体系” 在实

践中具有强韧的延续性， 并与近代以来引进的西方法律在碰撞中逐渐融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主体性的

现代制度体系。
因此， 中国 “正义体系” 在现代世界并不必然与个体权利对立， 源自传统的中国道德理念与现

代法律制度在实践中的紧密结合呈现出一种新的现代性。 比如在法律体系中， 无论是调解制度， 还是

赡养双亲方面对西方赡养法律的重新理解、 财产继承和分割中家庭主义价值观的延续、 对离婚的道德

化理解等， 都可以看到传统道德理念在制度实践层面的深刻影响。② 这种认识带给我们的重要启发

是， 中国 “正义体系” 包含的对弱势的关怀和家庭主义价值观与现代法治并不矛盾。
所以， 深入分析中国制度体系中实质主义道德理念的重要意义， 也将带来对中国现代法治构建中

的 “形式理性” 趋向的深刻反思。 影响深远的社会学大家马克斯·韦伯曾依据西方法律发展历史构

建了一套 “形式理性” 的理想类型， “形式理性” 类型以个人权利观念作为主导性理念， 这种类型法

律是高度形式逻辑化且去道德化的。 在韦伯看来， 实质道德考量只会带来法律的非理性结果。 从韦伯

视角看待中国 “正义体系”， 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 中国 “正义体系” 不重视个人权利保

障， 法律只是社会秩序控制的工具。③ 但是， 中国 “正义体系” 包含的道德理念在实践中会产生复杂

影响， 中国法律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主要以 “形式理性” 为目标———构建一种去价值化、 去道

德化、 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法律类型。 但是， 由于部分群体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仍处于弱势， 当法律仅

仅以个人权利和形式法治作为主导性观念时也会带来相应的问题， 因为法律在排除权力干预的同时，
若将实质正义一同排除， 就可能造成部分弱势群体的境遇恶化。④

总之， 现代法律构建过程中不应忽略中国道德伦理的重要价值。 构建一种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深

厚的中国主体性的新型 “正义体系” 之所以可能， 其基础在于， 中国道德理念与西方权利观念具有

相通性， 两者的关键都在于尊重每一个个体的人格尊严， 因为这种源自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在经历现

代革命的浴火淬炼后已然实现重生。

“代变”： 透视乡村 “断亲” 现象
桂　 华

“代”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学概念， 从 “代” 中衍生出来的概念还包括 “代际” “世代” “代
沟” 等。 每一个时代都具有特定的结构， 这些结构性力量塑造了个体性质， 汇聚起来就形成了

“代”。 当社会处于快速变化时期， 主导社会的结构性力量转变得特别快， 代与代之间的差别就会变

得特别大， “代沟” 就会出现， 代际冲突也会更加明显。 而在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中， 代与代之间更

多是基于时间流逝所产生的自然更替， 代与代的更替体现的是 “再生产”， 而非结构性替代。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快速变迁的过程中， 这在人群上就反映为群体的分化和代际的分化。 当下，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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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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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开放时代》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黄宗智： 《道德与法律： 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 黄宗智： 《中国的现代家庭： 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

的视角》，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韦伯： 《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 康乐、 简惠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５６—１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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